
赵莹
中共党员
现任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管教大队教

导员，主管女子监区在押人员的直接管理
工作。从警21年来，曾荣获“辽宁省公安
厅优秀女警”1次、个人二等功1次、个人
三等功6次。特别是在2020年初开始
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工作中，她从大年
初二到岗封闭工作，连续奋战80多天。

人物档案

当 新 冠
疫情袭来之
时，沈阳市第
一看守所管教
大队教导员赵
莹执行封闭勤
务80多天。

儿子电
话里问，“妈
妈是不是不
要我了？”这
时赵莹“狠
心”回答，“你
就当自己是
个留守儿童
吧。”

人 的
一生很长，
可 以 经 历
许多事情；
人 的 一 生
又很短，每
次 做 出 一
个选择，也
许 就 要 放
弃许多。

人
物
语
录

最“狠心”
劳动者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人民警察，一名女管教，
当新冠疫情袭来之时，赵莹就做出了一个“狠心”
的选择，疫情期间赵莹选择在工作岗位坚守，执行
封闭勤务80多天，却因此错过了儿子成长的重要
时刻；错过了接送爸爸去医院换药。

因为怕控制不住情绪，封闭期间赵莹从不与
儿子视频聊天，最多只能抽时间打个电话。儿子
电话里问，“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这时赵莹只能

“狠心”回答，“你就当自己是个留守儿童吧。”

大年初二
回到看守所开始80多天的坚守

2020 年伊始，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公安监管
场所人员密集、空间狭小，而且在押人员流动性
大、来源地复杂，稍有不慎极易交叉传染。

为了严把收押入所、阻断隔离、队伍管理三道
关口，沈阳所有公安监管场所实行封闭管理。

大年初二，是赵莹回到工作岗位开始执行封
闭勤务的开始，也是她与家人80多天见不到面的
起始日子。

“封闭执勤的日子里，是不受工作时间限制的，
只要在岗位上，都是工作时间。”赵莹回忆，那段时
间里，每天从早上6点钟醒来，除了洗漱，要做的第
一件事就是到所有的监区看看，“这并非日常工作
安排，只是不赶早去看一下，总是有些不放心。”

封闭勤务期间，赵莹说虽然没有指定的工作
安排，但是事情是一点都不少，“监区哪个人体温
高了，身体有什么不舒服，都不是件小事，必须马
上排查。一旦出现紧急病号，那更是要第一时间
进行处置。”

未过 14天潜伏期的新入所人员，赵莹带领管
教员逐人排查，一个一个询问是否去过疫区，是
否与疫区人员有接触，入所前的职业是什么，行
动轨迹怎样等等，每天监测她们的体温，了解是
否有干咳、乏力等相关症状，看守所数百名在押
人员，一遍遍筛查下来，每天都要持续到很晚，

“忙的时候并不觉得累，深夜里回到休息室就会
感到腰酸背痛。”

穿着防护服照料在押人员手术
24个小时不敢喝水

一旦需要走出看守所，不论是管教还是在押
人员，都必须穿上全套的防护 ，而其中最让人恐
惧的就是防护服，“根本不透气，里面一身汗，遇见
风就冷得直哆嗦。”

而恰恰在封闭执勤的日子里，赵莹多次送生
急病的在押人员就医，防护服一穿就是一天。

“最长的一次穿了24个小时，厕所都不敢上。”
赵莹回忆，当时一位50多岁的女在押人员突然腹
痛，经过前期处置不见好转，需要送医院治疗。

随后，赵莹负责监护这位女在押人员去了医
院，“从急诊，到手术室，再到手术后的病房护理，
我一直都在。”手术后的 24 个小时里，赵莹就化
身为病人的看护员，陪在病房里。病人需要进
食，赵莹就负责喂饭；病人需要换尿袋，赵莹随时
帮助更换。

“最难的不是辛苦，而是憋屈。”憋屈分为两
种，第一种是身上的防护服绝不能脱，“吃饭就躲
在人少的地方吃，喝水几乎是不敢。”赵莹说，不喝
水不是因为不渴，“是为了减少上厕所，不敢喝
水。”第二种憋屈，是紧张和压迫，“特别担心有病
菌从医院带到监区，所以自己始终绷着弦儿，加小
心再加小心。”

陪护24小时，其他同事接班后，赵莹返回了看
守所，终于在休息室脱下穿了一整天的防护服，

“下面的羽绒服都湿透了，感觉身上冰冷，但嘴唇
却因为一天没怎么喝水，已经干裂。”

据该看守所领导介绍，2020年，赵莹共计及时
发现处置了2起癌症患者，一起突发脑出血患者，2
起腹部肿物患者，挽救了5条生命。

最怕与儿子视频
她告诉儿子“你当自己是留守儿童”

同事们都说，赵莹对监所里的患病在押人员
关怀无微不至，却对家人，尤其是正在上初中的儿
子有些“狠心”。

“连续封闭期间，别人都抽时间跟家人视频。
但是赵莹从来不跟儿子视频。”对于这一点赵莹也
承认。她坦言，是不敢视频，因为不视频，那份想
念就会被埋在心底。一旦看到儿子，那份被压抑
的思念会冲破理智，喷涌而出，因此，她坚决不再
与家人视频。

赵莹的孩子当时上初二，是学习的分水岭，当
年也面临着小中考，可是她却不能像其他的母亲
一样，陪伴在孩子的身边与他一起备战。她只能
在电话中叮嘱孩子不要放松学习，别把功课落下。

电话里，儿子总是问妈妈，“你什么时候回
来？”“你不想我吗？”“你是不是不要我了？”儿子
的每一句灵魂拷问，都扎在赵莹的心窝子上，但
是她真的回不去呀，面对儿子的问题，赵莹“狠
心”地说，“妈妈这段时间都回不去，你把自己当
成留守儿童吧。”

随着疫情趋于平稳，执勤模式由完全封闭开
始调转，“在完全封闭之后，我们采取的是倒班制，
一般是在岗14天，休息14天，在所备勤14天。”

难得短暂回家休息，她最珍惜和儿子相处的
时间。别的同学家长带去公园、看电影、逛街品尝
美食，然而尽管儿子也多次提出这样的要求，赵莹
从来不答应。

她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因为在过去的一
年里，赵莹有300多天是在看守所内度过的，尽管出
所休息的日子屈指可数，她也要做好自身保护，不
去公共场所，避免将任何细菌带入监所的可能。

父亲换药每次徒步走半天儿
安慰她“就当锻炼身体”

赵莹的工作，受到家人们无言的支持。
赵莹在监所封闭执勤期间，父亲刚刚外科手

术出院不久，需隔几天去医院换一次药。因为疫
情的影响，不敢坐公交，不敢打出租，70岁的老人
本应由女儿开车接送，却每次都是徒步前往。每
次换药，家住保工街北二路附近的父亲在老伴陪
同下要一直走到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两位老人
一走就是大半天儿时间，怕赵莹担心，还安慰她正
好锻炼身体。

仅 2020年一年，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管教大队
共计收到来自释放人员给管教民警赠送的锦旗31
面，以表示对看守所人性化管理的感激之情，而其
中5面锦旗是送给赵莹的。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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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儿自立 封闭执勤80天妈狠怼儿

赵莹每天都要巡视所内秩序，确保管教工作没有差错。 本版图片由辽沈晚报记者 王迪 摄


